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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 (四幕剧) 

                    人      物 

秦仲宣— — ××省立伤兵医院院长,三十九岁。 

“伪组织”— —与秦院长姘识的妇人,年约二十八。 

马登科— —医院的庶务主任,秦院长外甥,年三十二岁。 

况西堂— —医院的秘书,五十一岁。 

况太太— —况西堂妻,将近四十岁。 

孔秋萍— —医院的录事,二十九岁。 

孔太太— —孔秋萍妻,二十六? 七岁。 

谢宗奋— —医院的公务员,年二十七。 

龚静仪— —医院的女职员,三十开外。 

陈秉忠— —医院的司药,三十四岁。 

范兴奎— —医院听差,“伪组织”的远亲,三十五岁。 

韩  妈— — “伪组织”的女仆,五十几岁。 

田奶妈— —马主任少爷的奶妈,二十几岁。 

河南伤兵— —三十整。 

丁大夫— —来自动加入后方医院的女医师,三十七岁。 

丁  昌— —丁大夫之独子,年十七。 

胡医官— —医院的医官,三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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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葳— —医院的女看护,十八岁。 

夏霁如— —医院的女学习看护,才十七。 

梁公仰— —视察专员,五十七岁。 

小伤兵— —十七整。 

徐护士— —改组后的医院护士,二十八岁。 

温宗书— —改组后的医院副院长,三十二岁。 

光行健— —改组后的医院职员,二十三岁。 

朱强林— —梁专员的勤务兵,十九岁。 

梁公祥— —梁专员的远房哥哥,六十四岁。 

李铁川— —负伤营长,三十四岁。 

赫占奎— —李营长的卫兵,四十五岁。 

李有才— —医院仆役,三十几岁。 

张营副— —李营长的营副,三十六岁。 

护士甲 

护士乙 

                    时      间 

第一幕  后方某小城,××省立伤兵医院的临时办公室内。 

        — —二十七年一月中旬,某日早八时左右。 

第二幕  仍在前幕该医院内,丁大夫的诊断室。 

        — —同日,下午一时半。 

第三幕  前线的后方,某县城内,改组后开赴前线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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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的一间堂屋。 

        — —二十八年六月间。 

    第一场  端阳节前半月,某日晨九时。 

    第二场  端阳节日近晚八时。 

    第三场  翌日晨四时三刻。 

第四幕  后方××大城,在某后方医院的接待室内。 

        — —二十九年四月某日上午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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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南京失守前数月,许多机关仓皇搬到后方来于是一个省立的后方医院,也

随着惶乱的人群,奉命迁移到后方一个小城。。院长,医官,职员,差役,都扶老携

幼,带了他们所能搬运的箱子,柜子,碗儿,罐儿,以及公文档案,医药用品,辗转流

徙,逃到数千里外的一个异乡。 

县城小,住屋难觅在大城市住久了的职员家属乍到内地,生活非常不惯,就

跟着医院机关混在一道,同在当地一位大地主的旧宅内居住后来伤兵又陆续

开到,大家只得让出前院作为病房所以强在后院挤下的少数与院长有亲旧关

系的职员家属,男女老少约有二三十人都填在一座小楼里,如同一筒罐头咸

鱼。 

搬来几将三整月了。刚到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颇为激昂,组织宣传队,训练

班,全院的人都精神抖擞,十分活跃过了不久,上面的人开始和当地士绅往来密

切,先仅仅打牌酗酒,后来便互相勾结,做国难生意主客相约“有难同当,有福同

享”于是在下面的也逐渐懈怠,习于苟且久之全院的公务人员仿佛成了一座积

满尘垢的老钟,起初只是工作迟缓,以后便索性不动。 

县城地处偏僻,死气沉沉,报纸半月才能来一次,好容易盼到了,又多半是

令人气短的军事消息。而且交通不便,公事无从推动,因而沮丧? 失望的空气,

蔓延到全院。好的职员不过是情绪消沉,坏的就胡作非为,瞒上欺下。 

原来抗战以前,院中行政上的一切设施,俱无一定的制度到了现在,搬到这

个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院里更缺乏“守法”的精神。从院长起,他用人办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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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凭他自己一时的利害喜怒为转移,下属会逢迎,得到他的信任,便可以任意越

权,毫无忌惮;不得他的欢心的,就只能在院内混吃等死,甚至如果负起责任,反

遭申斥。 

公务员既无人勇于负责,官职的进退,也只好看院长的喜恶一人的喜怒好

恶本是捉摸不定的,(何况窥测长官心理的工作,已大有人抢)多数职员只好委

委屈屈,噤若冬眠的蛰虫,凡事不问不闻,绝不作春天的指望。 

在此地“法”既不能制滥私,励廉洁,偏偏院长嘴里时常谈起法治精神,侈

言:“行政不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而自己实施起来正是“行动自行动,法律自法律”。似乎在势当权的人,只

须说说了事,对于“负责”“守法”两点,自己绝对无需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 

抗战只半年,在这个小小的病院里,历来行政机构的弱点,都一一暴露出来,

迫切等待政府毫不姑息地予以严厉的鞭策,纠正和改进。 

这是严冬季节在这个小城里,缠缠绵绵落着令人厌惫的连阴雨一连多少

天不放晴,屋内也晾挂一件一件湿漉漉的衣裳墙纸发霉,败漆斑斓的旧木器也

潮腻腻的。清晨八点钟,小楼上还继续响着清脆的竹牌声,楼下办公室阒无一

人由正中一排腐朽的雕花木窗望出,溟溟濛濛的天空斜吹一片清冷的烟雨。时

而风声峭厉,疏落的枝桠擞擞发抖,檐前一串雨滴坠珠似地急流下来。 

说这是办公室,确实也不十分像。竹制的档案箱,四面乱堆,上放盆儿,罐儿,

酱油瓶,洋铁筒,汽车上的零件，还有晚上预备老范— —办公室的听差— —睡

在此处用的铺盖卷,零零碎碎,针儿,帽儿以及各位小少爷偶尔把办公室当做

“游击阵地”,遗忘在此处的玩具,都横七竖八地陈列起来。书案上的公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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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报告堆积如山,有几叠蒙满了尘土。时时隔壁传来空屋弹棉花的声音,单

调而迟 

缓,有如一个衰弱的老人在叹息。 

其实这是一间穿堂屋,掀开左门(以舞台左右为标准)的棉布帘进去,再步

出直对的右门,迈上颤巍巍的楼梯,就可以走进院长的寝室,和其他少数职员家

属簇居一处的几间木板屋。人们都喜欢走这条避雨的穿堂路,固然小楼的交通

并不单靠这条要道来维持靠左门前钉起一条可以自由拉动的白慢帐,幔前放

下由房东借来的半洋书桌和太师椅。那只是为院长办公虚设的地方,实际上的

行政,多半在楼上院长的床边私下交待。近左墙靠后是其他职员们的办公桌椅,

和对面窗前几张竹制书案同拼凑的木凳仿佛还能对衬右门前侧,倚着墙横摆

茶几靠椅,几上安放旧棉絮套好的茶壶一把,孤零零只有一只碗配搭,其余的散

见在角落里和书案上。 

墙上挂了些医院的统计表格和插信的蓝布袋。在院长办公桌之上,还悬了

一张空袭中毒紧急治疗法的图解,其失神败色和院长桌上的一具破旧的病体

模型,互为辉映。总之,进到屋来令人感触一种衰惫,散漫,拥挤,杂乱以至于荒唐

的印象。尤其刺目的是横在眼前两根竹竿上五颜六色的女人的换洗衣裳和丝

袜子。 

〔雨在落。隔壁房东家里一直不停地弹着棉花,远远仿佛有人在咳嗽。 

〔轻悄悄右门外掀起棉帘,缓缓踱进来,孔秋萍— —一个专司抄写的小职

员。孔先生生来一副单薄相,身材矮小,翘鼻孔,吊眉毛,苍白瘦削的脸,生着微微

的髭须,穿一件恰合身量的绸面棉袍,衣领都有些污损,白衬衣袖翻转来也黑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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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他脚下淡青薄呢鞋,上面丝缎带扎紧了腿,手里提着一双由大城市带来

的套鞋虽然是个逼近三十岁的人,脸皮依然光致致的。藏满污垢的头发,涂了

膏蜡,依稀留得昔日一点花花公子的风韵他的妻室是一位家道中落而善于用

钱的旧式小姐,颇鄙薄他潦倒以后的萎缩模样,于是二人相互不满,常起争执。

孔先生颇好吹嘘,喜减否人物,话多是非也多阴雨天常听见他在办公室里高谈

阔论,不能自已,时而说溜了嘴,便莫名其妙地吹得天花乱坠,图个嘴头快活在

坐的同僚有时唯唯否否,有时却故意挑引,拿他凑趣孔先生照例视为得意,不以

为忤于是最近马主任— —一个以干练自命的院长亲戚— —忽然叫他做“屁”

但这个绰号他恨之入骨平日他就因惧人卑视,时常故作不凡,现在怎能任人当

面称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屁”呢?他认为他的上司马主任有意地侮辱他。 

〔他放下伞,挂好呢帽,在档案箱上腾开一块净地,把雨鞋放好他搓搓手,呵出

一口乳白的热气他立刻到院长桌上找寻签到簿,但是不见他四下里翻了一翻,

也毫无踪影。 

孔秋萍  范兴奎,签到簿子呢?  (无人应,他走到右门口)范兴奎。 

      (了无反响。从楼上传来一阵清脆的牌声,他仰头静听, 

        忽然想起,匆忙踱到左门口,掀起帘子,伸头上望— —不 

        觉低低地)喂,范兴奎。  (仍无回应,有些烦恶,高声)范兴 

        奎!醒醒! 

       〔在楼上含糊应声:嗯。  (不见动静) 

孔秋萍  (大气)范兴奎! 

       〔外面声:  (烦厌地)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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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秋萍  签到簿子呢? 

       〔外面声:在桌上。 

孔秋萍  (忙回来找)哪儿有? 

       〔外面声:  (不耐烦)在桌上! 

孔秋萍  (转身昂首)桌上?哪儿? 

       〔无回应— —忽然听见楼梯上一阵由远而近的急步声,忿 

        忿地走进来范兴奎。 

       〔范兴奎约有三十五岁,四方脸,薄嘴唇,总似在冷笑的眼 

        神,无时不在保持他的沉稳而矜持的大衙门的号房的派 

        头。他的身材高大,肥肚皮微微挺出来,和孔秋萍站在一 

        道,仿佛他鼻孔里只轻藐地哼一声,就有把这个无足轻重 

        的“屁”吹得无影无踪的气势。他是“院长夫人”的远亲,穿 

        一身院长发胖时期的而现在不再穿了的旧灰哔叽袍,改 

        得不十分合体。 

范兴奎  (旁若无人,进门便找)说在桌子上呢!  (忽然在院长桌上 

        找着一册乱账本似的东西递给他)这不是? 

孔秋萍  (似乎自己找的时候并没有望清楚,这时看见有字迹乱涂 

        在上面)“人之初,性本善,上大人,孔… … ”  (冷冷望着他, 

        忽把本子递回来)这不是! 

范兴奎  (不肯拿,强辩)那么,这是— —  

孔秋萍  这不知是哪位少爷的习字本,丢在这儿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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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兴奎  (不肯认错)可是明明这本子外面— —  

孔秋萍  (奚落他)本子外面谁说不一样?就是里面不大对。 

范兴奎  (一句话也不说,从孔手里夺回本子,又四处翻起来) 

孔秋萍  (跟在后面,絮絮叨叨)你看,哪儿有?哪儿有? 

范兴奎  (仿佛屋里没有第二个人,自言自语地)这倒怪,昨天晚上 

        我从楼上院长房里拿下来,明明放在这儿的。 

孔秋萍  (鼻孔里哼出一道冷气)哼,就不见了,就不— —   (忽然发 

        觉范伸起腰来停住手,以为他一定再有什么巧词来狡 

        辩,谁知— — ) 

范兴奎  (抬头望望他,鼻孔里也哼出一道冷气,理也不理他,走出 

        左门) 

孔秋萍  (跳起来)这个混蛋!范兴奎!范兴奎!  (无人理)范兴奎! 

范兴奎  (在外面,懒声懒气)找呢! 

孔秋萍  (大声)范兴奎,  (突然)我有旁的事! 

范兴奎  (又走出来)干什么? 

孔秋萍  范兴奎,我没到办公室以前,你在干什么? 

范兴奎  干什么?我侍候院长太太打牌。 

孔秋萍  (大不谓然的样子)他们还在打牌? 

范兴奎  (翻翻白眼)嗯,打牌。  (底下仿佛要说:“有本事,看你去管 

        管!”) 

孔秋萍  (一肚子的牢骚,无可发泄)对,打牌!下雨天,不打牌干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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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忽然想出题目)火盆呢? 

范兴奎  还没有买。 

孔秋萍  岂有此理!  (俨然院长)搬来快三个月了,连火盆都没有预 

        备好,真不知道他们庶务办的什么事? 

范兴奎  您问庶务好了。  (又要走) 

孔秋萍  可是火盆,火盆,昨天从丁大夫那里匀过来那个火盆呢? 

范兴奎  您说从伤兵病房挪过来的那个? 

孔秋萍  嗯。 

范兴奎  (简截了当)没有烧。 

孔秋萍  为什么?你知道现在几点钟? 

范兴奎  (翻翻眼)八点。 

孔秋萍  那你为什么不把火盆弄好。 

范兴奎  (轻藐地)孔录事,办公室不是您一个人。 

孔秋萍  (厌恶地这样称呼他)范兴奎,你这句话怎么讲? 

范兴奎  (又一次淡漠的白眼)怎么讲?我说办公室并不是您一个 

        人。 

孔秋萍  (气昏了)可我— —可我— —   (忽然)啊,谁告诉你办公室 

        这时候还不点火? 

范兴奎  庶务吴先生。 

孔秋萍  为什么? 

范兴奎  炭贵,买不着这儿不是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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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秋萍  岂有此理!不像话,不像话。  (范冷眼望着他,看他还出什 

        么花样,孔只好问下去— — )那么什么时候点? 

范兴奎  等马主任同别的先生们到齐了再点。 

孔秋萍  什么? 

范兴奎  总得等先生们到足了两位才能点。 

孔秋萍  这是谁定的规矩? 

范兴奎  这也是庶务吴先生定的。 

孔秋萍  (仿佛不信,其实用来解围)他定的? 

范兴奎  马主任叫他定的。孔先生,您还有话没有?  (站在面前,故 

        意不走) 

孔秋萍  (逼得无路,大发脾气)范兴奎! 

范兴奎  (佯为恭谨)干什么,孔先生? 

孔秋萍  你这是故意地— —故意地跟我  (力竭声嘶)跟我— —  

       〔忽而右边门帘掀开,冷风里进来况西堂况先生并不老, 

        岁数也不过是五十刚开外,而神色,举止,言谈,仿佛已届 

        风烛残年,任何事都知难而退,能止则止三十年过着书 

        案生涯,由清末,民初,北伐成功,一直到今日抗战,他在 

        各府各署各厅“历任科秘”,为长官起文稿,复函件,在一 

        字一句的斟酌间耗费他大半的生命。然而时运不济,北伐 

        以后,他的官运日乖,如今在这医院里落为一个不十分受 

        人重视的闲散人员,真是他昔日决意为人幕府时,始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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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的事穷极无聊,他学得一手论相批命的学问,偶尔为 

        人占测将来的气数寿分,自觉颇为灵验抗战后流离颠 

        沛,使他逐渐相信凡事都有个数,颇想乐天知命,在院里 

        少沾是非,不多事,不多话,少应酬,深居简出,极力储蓄, 

        只求平安度过抗战难关,好作归计。 

        〔他穿一件退色皮大衣,皮领露出光板,颈上围紧长而黑 

        的绒围巾,拖着一双厚重的家制棉靴。臂里挟着一只破旧 

        的小公事包,提一根贱价的手杖。进门便放下皮包手杖, 

        脱去顶在头上的破呢帽,不住的掸扫上面的雨水。他面容 

        清癯,顶毛稀稀的已有些斑白。 

孔秋萍  (突然觑见进来的人,顺势坐在左边的办公桌前) 

况西堂  (一团和气)来得早。 

孔秋萍  早  (低下头打开他的墨盒) 

范兴奎  (故意望望孔,再回头对况)况秘书,您大氅都淋湿了。 

况西堂  (瑟缩)嗯,冷得很。  (又把破呢帽戴上,又搓着手) 

范兴奎  您不要火盆么? 

况西堂  (随意地)怎么,还没有点? 

范兴奎  是啊,  (又瞥了孔一眼)刚才孔录事就因为火点晚了,直发 

        脾气呢。 

况西堂  (笑容可掬)快去,老范,端来大家烤烤。 

范兴奎  (庄重而  又伶俐地)是  ,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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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由左门下。 

孔秋萍  (忍不住)混蛋!狗仗人势! 

况西堂  (和蔼地)怎么啦,老弟? 

孔秋萍  没什么。  (又调他的墨汁) 

况西堂  (掏出手帕擦揩破皮领上的雨点,一面走到窗前望着浙沥 

        的小雨)唉,又冷起来了。 

孔秋萍  (余怒未息)嗯,冷得很。 

况西堂  这种地方,真是— — “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  (忽然发 

        现自己办公桌上一摊雨水)这是什么?  (仰头望去,天花板 

        还不断缓缓地向下滴漏)哦,又漏了。 

孔秋萍  (立起,大为不满)房顶又漏了!这说不定是哪位小少爷又 

        在楼上地板撒尿!这些太太们真是一点家教也不懂。  (立 

        刻想起)范兴奎,  (大声)范兴奎! 

况西堂  (一直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算了,算了。  (挥 

        手拦住他)不要叫他。  (在档案箱上找到一个破脸盆,从容 

        不迫地放在桌上接漏,雨水也从容地一点一滴打到铁盆, 

        发出清脆的响声。况上下斟酌半天,幽默地)这次倒是雨 

        水。 

孔秋萍  (厌恶地)真是,鬼地方。  (回头又斜倚在自己的椅上) 

况西堂  (慢吞吞地走到院长桌后,遍找签到簿)咦!签到簿子呢? 

孔秋萍  (噘着嘴)谁知道?连我早来半点钟都没有签着到。  (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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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腔牢骚)抗战不到四个月,搬到这小县城来,就是私人 

        办的医院,既然得了公家的补助,也得像个样儿呀!机关 

        不像机关,公馆不像公馆。少爷小姐,老爷太太,院长主 

        任,丫头老妈,连着厨房的大师傅,混蛋的鬼听差,大家都 

        一起逃难,一律平等。档案卷宗,锅碗马桶,病床药箱,碗 

        儿罐儿,都堆在一道,一律看待。哼,楼上堆人口,楼下装 

        东西,一间屋子有三百六十项用场:白天办公,晚上睡觉, 

        过生的时候,老爷们放牌桌,没事的时候,少爷们当球场。 

        连下了几天雨,您看  (指着那两竹竿衣裳)我们这间办公 

        厅,又给楼上太太们晾起衣服来了。  (气愤愤地走到况先 

        生面前)要什么没有什么,找什么不见什么,一点秩序也 

        没有!一点上下也没有!  (越说越爽意)乱七八糟,糊里糊 

        涂!这也配叫做医院,这种医院也配谈抗战! 

况西堂 (摆摆手)算了,算了,非常时期,马马糊糊。 

孔秋萍  那我是不成的。 

况西堂  (幽默地)您预备怎么样?孔先生? 

孔秋萍  (十分激昂)还是那句老话,“合则留,不合则去。”我觉得 

        此地对我不合,所以我就想去。 

        〔谢宗奋由右门进来,他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离学校 

        不久家贫,毕业后就在各机关谋生,赡养全家抗战后 

        决定在军队中服务,但为家人劝阻最近介绍入后方医 


